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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版《父亲的雪》至
今，12年来，马金莲已经出
版了16本小说集。马金莲
是极为勤奋的写作者，《化
骨绵掌》收录的是她写于近
两年的9篇小说。

毋庸置疑，马金莲常常
以女性作为创作的切入点，
随着创作量的增多，小城生
活和那些饶有意味的时代
故事已经取代了农村生活
和民族书写，成为马金莲笔
下常见的题材。随着马金
莲的小城书写日益增多，她
笔下的女性也开始脱离群
像，日益生发出独特的个性
和形象来。

大体上，她笔下的女性
还是一类传统女性，正如评
论家季亚娅所说：“她们对
家庭、性别和生活的感知，
那些沉默与隐忍、顺从与反
抗，于微末之间波起云涌。
她们有着大致相似的性格
特征，温和、顺从、识大体。”
但一切无疑在发生变化。
比起《1987 年的浆水和酸
菜》中挨了打却不还手的母
亲，比起《白衣秀士》中那位
接纳了丈夫私生子还从不
让丈夫下地干活的母亲，比
起更早那些洗过“离娘水”
的新娘们，《化骨绵掌》中的女性无疑开始
生发出更复杂更幽微的面目，这在她上一
部小说集《白衣秀士》中已经有所体现。《梅
花桩》里，极力掩饰自己离婚身份的女人那

“蜡烛两头烧”的忙碌生活，让我们不禁意
识到原本那些依附于男性生活的女性形象
正在被时代的车轮瓦解，更复杂的女性形
象开始涌现。

在《化骨绵掌》里，马金莲塑造了苏昔、
苏苏、苏李、苏于、苏序等一系列各有特色、
形象鲜明的女性形象。在我看来，这部小
说集中最为华彩的正是它的同名小说。小
说里的妻子称得上贤妻良母，“喜欢柴米油
盐磕磕绊绊的平凡日子”，她认真工作，照
顾丈夫和孩子，任劳任怨。转折发生在一
位老同学经过本地发出同学聚会的邀约，
小说通篇围绕丈夫和她之间微妙的博弈展
开，最后她决定不去赴约。看看这位女性
的心思多么千回百转：“她像一块被夹在门
轴中的面团……就在温水煮青蛙的变迁
中，心态也做着同步变迁。”点睛之笔是默

不作声的她在第二年干脆地提出离
婚，唯一理由是“我是女人”。

时代不同了，小城里焕发出与
时代交相辉映的变化，人们的生活、
婚姻和思维方式也在虽则缓慢却无
疑一刻不停地发生改变。马金莲的
目光看向这些涌动的暗流，发现了
那些平常难以察觉的意味。

《听众》里那位离了婚忙着相亲
的中学老师苏序，她看待婚姻和男
性的目光是多么冷峻又清醒啊，一
边和做生意的男人相亲，一边跟“小
白脸”暧昧，“明明有骨头啊，为什么
就那么软骨头呢。她又舍不得他的
软”，和他分手后则“就当一本盗版
书吧，她翻页了”。而那位喜欢依赖
丈夫的小女人苏苏，居然十年来一

直单向暗恋一位不知面目的公交车司机，
与其说是暗恋，不如说是产生幻想。那若
有若无的幻想让人想起谷川俊太郎的诗：

“不高兴的妻子一边削着土豆，一边在身体
的暗处与弗洛伊德偷情。”《拐角》里那位再
嫁后养活残疾的前夫和年幼的儿子的女
人，“把朴素固执的农耕传统中的观念给挑
战了”，女性在这篇小说里是强大果决的、
可以依赖的，而那位心思深沉的“大个子”
前夫则多少处于下风。又如《良家妇女》
中，医院病房里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
短暂的情感流动，感觉到危险的苏于决定
克制，另一个女子则果断地陷入暧昧，离别
时却甚至没有告别。

对待小说这门艺术，马金莲似乎换了
一把更小的手术刀，曾经属意于娓娓写出
故事的作家，已经开始善于挖掘那些微妙
难言的意味。我愿意相信这是作家艰辛训
练和刻意选择的创作之路，经由此，我们可
以看到她逐渐明晰的性别视角和对小说艺
术的钻研。

纵观傈僳族文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
看到傈僳族经历了从没有文字到文学创作取得
成绩的巨大转变，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傈僳族文学的发展现
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相信在未来的
发展中，傈僳族文学会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中国
文学百花园中一枝争奇斗艳的鲜花。

傈僳族当代第一位诗人

在傈僳族70年的当代文学史上，有记载的
第一位诗人是祝发清，他于1921年12月出生在
云南省泸水县大兴地乡阿里王的村的一个农民
家庭。祝发清自小酷爱诗歌，也十分热爱本民族
的民间文学。他是最早将本民族民间文学介绍
给广大读者的作者之一，也是抢救本民族文化遗
产的有功之臣。早在1956年，他就在《云南日
报》《边疆文艺》上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和翻译整
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傈僳族情歌》《求婚歌》《傈僳
族医生》等，并搜集了大量民间故事、谚语、谜语、
童谣等。他创作的诗歌《怒江架金桥》荣获1981
年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奖，全诗160行，可称为他的代表作。此
诗最先发表在1979年10月9日的《德宏团结报》
傈僳文版上，一经发表即受到广大傈僳族读者的
好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也用傈僳语广播了这首
诗。1980年7月，祝发清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很大鼓舞，回昆明后修改了这
首诗，做了较大删改，翻译成汉文，发表在《边疆文
艺》1980年第12期上，引起评论界关注。

《怒江架金桥》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新中国
成立后怒江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具有较强的时
代精神。这首诗语言质朴清新，运用了大量比
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抒写了怒江傈僳族人民过
去生活的悲苦艰辛，也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生活的欢乐和幸福。一新一旧、幸福和悲苦形成
强烈对比，使诗歌具有了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
力，无疑是一首赞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好诗。

傈僳族当代诗歌发展

傈僳族当代诗歌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以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
生的诗人为代表，主要有祝发清、李四益、和金玉
3人。这时期的诗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即从苦难
深重的旧中国到幸福的新中国，因而他们的诗歌
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首先，从内容上看，大多
是控诉旧社会生活的艰辛痛苦，歌颂社会主义的
幸福生活，歌颂新中国、歌颂毛主席，歌颂怒江人
民生活的变化。其次，从审美角度看，这时期的
诗歌语言近乎口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雕
琢的痕迹，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却倍加生动
形象，具有傈僳族诗歌的独特风味。不难看出，
这是诗人在民族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出来的
诗歌语言，代表着本民族群众的语言，是自己独
创出的新鲜活泼的语言，读之令人觉得亲切，耐
人寻味。如祝发清的《怒江架金桥》：

地上撒上一把米，
你像哄小雀一样哄我；
铁锚上夹上一块干巴，
你像下老鼠一样下我。

还是从前的怒江啊，
如今变得十分听话，
还是从前的阿哥啊，
胆子不再小得像老鼠那样可怜。
最后，从修辞手法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诗

歌运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对比和比喻。对比的
作用是突出强调事物的某种特征，使形象更加
鲜明，加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这时期的诗人
巧妙地把新旧生活作对比，把过去的痛苦和现
在的幸福作对比，更加凸显出新生活的来之不
易和弥足珍贵。比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所写
的东西形象化，给人加深印象，这时期的诗人在
诗歌中对比喻运用得非常娴熟，他们往往使用
恰如其分的比喻，让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生动
形象而又深刻。如李四益的长诗《琵琶声响幸
福长》节选：

毛主席呀共产党！
您是傈僳人民的金太阳，
父母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
饭碗也只有吃饭时带在身边，
毛主席呀我们永远跟着您，
您的恩情啊，傈僳人千秋万代永不忘！
把毛主席比作“金太阳”，表现出傈僳族人民

对毛主席的深切敬爱。
傈僳族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上

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主要代
表诗人是密英文、李四明、杨泽文、丰茂军、李贵
明、玖合生、李海龙等7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
段的诗歌相比较，有了较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
诗人的数量较第一阶段多了一倍。第二个变化
是出现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
人。如“60后”诗人杨泽文，他的作品被近百家
报刊发表和转载，多篇散文随笔入选《中国少数
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作品集，诗集《回望》获第
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也是傈
僳族诗人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是杨泽文在
诗歌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40多万傈僳族
同胞的光荣。《回望》是杨泽文“唱给血缘民族的
颂歌”，是诗人反映本土生活、关注本民族生存状

态和精神风貌的一部文学作品，虽然是一本抒情
短诗集，但是读起来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一幅民
族风情的历史画卷。“70后”诗人李贵明的组诗
《上午在松赞林寺》获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奖”，
诗集《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一等奖，在云南文
学界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变化，是写作的内容
和题材宽广了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故乡、自
然、人性、城乡对比等各方面。第四个变化是从
审美角度看，第二阶段的诗歌艺术上已经较为成
熟，诗人们娴熟掌握了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构
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古典式的抒情，也学会
了在诗歌中蕴含哲理。其语言和第一阶段一样
质朴、自然、流畅，但是少了很多方言口语，更接
近于书面语，显得更加优美生动。如李贵明的
诗：“抱住一匹白马的呼吸，闭上眼睛”“于是，在
牧人的歌声中听到了/湖泊的声音”“在绿色的麦
田里/守护我闪烁的骨骼”“雪中的日子融化了/
露出潮湿的树叶，远山的雾气”“站在朝西的阳
台，伸出手，触摸云的白”，他在写诗时并没有刻
意去构建这些意象，但它们却自然恰当地嵌入了
他的诗里，因为白马、湖泊、麦田、雪山、白云以及
大地上的一草一木，这些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
深深嵌入了他的心里，融入了他的血液，和他的
生命融为一体。只要他行走在大地上，开始吟唱
诗歌的时候，那些生命里的月亮、云朵就自然地
跳了出来，成为他诗歌里不自觉的最美的诗歌意
象。第五个变化，是修辞手法丰富了很多，除大
量运用比喻、对比之外，还运用了铺陈、起兴、夸
张、拟人、双关、谐音、衬托、借代、拟声等，使得诗
歌创作更符合现代诗歌的审美要求。

傈僳族当代小说发展

傈僳族小说创作起步较晚，进行小说创作的
人非常少，主要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
的小说家8位，其中“50后”作家2位（朱发德、司
仙华），“60后”作家4位（熊泰河、普建益、迪友
堆、普言东），“70后”作家2位（杨世祥、杨俊伟）。

比起诗歌创作，傈僳族小说创作作品数量
少，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另
外创作题材相对狭窄，“50后”“60后”作家的小
说大部分是以怒江为背景，根据发生在怒江的历
史事件来进行创作。这些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
是地域特色鲜明，充满浓郁的民情风俗，既可当

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当历史来读。虽然这时期
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语言
成熟，符合小说审美特征，但毕竟是有真实的历
史作为材料，他们还缺乏小说家对生活进行提
炼、虚构、杂糅、升华的能力。

朱发德的长篇小说《决战大峡谷》以民国时期
云南派殖边队进驻怒江巩固边防的事件为创作背
景，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扑朔迷离，除了精彩的故
事，还有人性的剖析，引发读者对人生、人性的思
考。《恒乍绷》取材于1802年维西县内傈僳族大起
义中的历史人物，恒乍绷是傈僳族的英雄，他领导
的那场反抗清王朝的农民起义，历时3年多，波及
云南滇西北十多个州县，震惊嘉庆皇帝。

熊泰河的《血祭鬼谷》是一部怒江的《水浒
传》，其中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怒江傈僳族、怒族的
英雄好汉形象，他们为了保护百姓利益和官府进
行殊死斗争。

普言东的《高黎飞虎情》是一篇历史小说，背
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与对日作战。两名
美国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到怒江大峡谷
上空时，由于云雾弥漫而飞机掉落，劫后余生的
两名飞行员被打猎兄妹救治并产生爱情。

“70后”作家打破了“50后”“60后”作家以
历史为题材的创作方式，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用
小说来反映傈僳族人民的生活。杨世祥著有小
说集《走出筲箕坪》，记录华坪傈僳族人民近30
年来的生活面貌以及历史变迁。提到傈僳族，人
们最先想到的是怒江，其实丽江华坪也有大量傈
僳族人民，而这些杂居在其他民族中间的傈僳族
人民，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地方的、他们的生活状
态又是怎样的、他们和怒江的傈僳族又有什么不
一样，人们全然不知。杨世祥的小说为我们了解
华坪傈僳族打开了一扇窗，也为傈僳族研究学者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世祥的小说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傈僳族
人民的生活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傈僳族人民
生活百态图。里面有傈僳族男女的梦想和追求，
有傈僳族人民生活的沉浮，有年轻人的奋斗、出
走，也有一些人对本民族的摒弃，还有很多人对
本民族特征和习俗的坚守。

杨俊伟是警察作家，他的小说《歌仙，舞仙》故
事情节一波三折，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让读者爱不释手。题材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
实录，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审美特征。

“70后”小说家给傈僳族文学带来了一股清
新之风，人们的视角开始由历史转向现实，开始
关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需求、历史变迁
之后的心理适应等一系列问题。比较遗憾的是，
两位“70后”小说家的创作较少，之后也没有更
出色的小说家产生。

傈僳族当代文学散文发展

傈僳族散文创作的人数很少，而且不是专事
散文创作，比起诗歌、小说来，作者人数和作品都
更少，题材也相对狭窄。

杨泽文的散文集《卑微者最先醒来》以他生
活的家乡为背景，书写温暖的亲情，用优美的文
笔、温暖的文字为人们构筑了一个桃花盛开、花
香满径、鸟鸣蜂飞的民间“桃花源”。袁绍坤的散
文集《峡谷风物》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怒江的旅游手
册和游记，作家用纪实的手法，把他眼中美丽的怒
江风景尽情抒写出来，让读者对怒江产生向往。
杨世祥的散文集《木楞房之恋》向读者传达了傈僳
族的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
的自信自尊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过问题也较
为明显，傈僳族散文创作的题材过于局限，缺乏时
代感，很难令读者产生共鸣。

从全国视域来观照，傈僳族当代文学的发展
现状主要存在四点问题。

一是整体发展过于迟缓，文学人才缺乏。从
上世纪20年代第一位诗人产生至今，傈僳族作
家不足20人，在灿若星河的当代作家中，犹如大
海和水滴之关系。至“80后”则没有新作家产
生，有后继无人之感。

二是傈僳族当代女作家的发展明显滞后。
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在倡导男女
平等的21世纪，全国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来，而傈僳族当代女作家仅有一位，作品较少，影
响力微乎其微。

三是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能在省级、国
家级刊物发表作品的傈僳族作家数量极少，很多
作家只能在内刊和地方小刊物发表，获国家级奖
项“骏马奖”的只有2人，导致傈僳族作家在省内
外影响力较小。

四是文学视野和高度的欠缺，限制了其作品
质量的提升。由于傈僳族作家受教育程度偏低，
主要生活在边远的怒江，导致写诗歌的人数相对
较多，较难的文体如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发展缓
慢滞后，创作内容和题材也相对狭窄。

针对以上傈僳族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笔
者在此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傈僳族文
学发展能更上一层楼，赶上全国文学发展的步
伐。一是加强对傈僳族作家的扶持力度，特别是
注重对年轻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培养和扶持，设立
专门的文学创作扶持机构，培养专业的各文体作
家；二是通过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开阔作家的
文学视野，推动作家深入生活、提高修养，把握时
代的面貌和脉搏；三是鼓励多种题材和内容的创
作，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想象力。

读完新疆阿勒泰女作家阿瑟穆·
小七新出版的散文集《解忧牧场札
记》（下文简称《札记》），我感觉到心
间有轮西部高原的太阳，温润而绵
长，这是来自新疆阿尔泰山怀抱中哈
萨克草原的暖阳。

如果把人比作一座凹凸毕现的
山脉，那么小七的散文书写，则善于
挖掘山之阴与山之阳两面的精神丰富
性。小七的过人处，在于能用精细的
生活细节来描写人，并从中深掘游牧
民即将消逝的精神世界。作者在《札
记》中用小说笔法写人物，其散文中的
哈萨克牧民，一如作家红柯笔下的哈萨
克，丰满有力、栩栩如生、入神有灵，让
我们欣喜地看到：“依靠文学的叙述和
洞察发现世界，在社会景象中、在哪
怕最普通的一个人身上，让我们看到
人性的真实状态，看到史诗般的宏伟
壮阔。”（李敬泽《致理想读者》）

通读《札记》后我感到，作者对哈
萨克牧人不同精神行为的描写，是本
书精彩的亮点重点。现从三个方面
简单谈一谈。

其一，写老人堪称拿手绝技。本
书篇幅最长的一篇散文《热心过了头
的库齐肯奶奶》，是篇不可多得的杰
作。文章着力描写一位牧羊人的老
遗孀库齐肯奶奶，她年过八旬、平凡
慈祥，所作所为皆是点点滴滴的生活
琐事。她关爱身边所能见到的一切，
自然界的事、动植物的事、邻居家的
事，处处为他人着想，“帮助别人已经

成了她此生的目的。”从她与邻居娜
乌拉夫妇的交往中可以看到老人的
心灵，她关心这对年轻夫妇，告诉那
位妻子内衣外衣不能同洗，告诉那位
丈夫晚上光身睡觉易着凉等等，事无
巨细。库奶奶“不停地说啊说啊，就
像春季山脚下那条河流一样，泛滥成
灾”，她心怀大爱，眼里不容沙子，“对
任何人都充满爱和热情，对生活总是
那么乐观。她脸上随时挂着的微笑，
更像一盏灯似的散发光芒”。她聪明
务实，心底无私，挚爱故土，如阿尔泰
草原夜空一颗闪烁的长寿星，照耀苍
茫人生。读毕全文，这位唠唠叨叨、
善事连连的胖婆婆的形象于我眼前
高大伟岸起来，变成一首哈萨克族母
爱的真情颂歌。

另一篇散文《老皮匠努尔旦》用
轻松的喜剧笔法，写老皮匠努尔旦与
自家一匹老马的难舍难离。老人几
近“愚昧”的样态与对老马的爱交织
在一起，在令人心酸的同时也引人深
思。老皮匠耳聋，对来自家取送活计
者从不搭话（多是因为听不清来者的
话），只管大声唠叨自己想说的，比如

“不去儿子的城里”，“老马不可能去
城里住楼房……我的马甚至比我的
孩子重要”，“如果让我去城里，过所
谓的好日子，我会很难受。我要卖掉
所有的羊，还有卖掉我最宝贝的老
马。我的老马，我永远不会卖掉
它……”对努尔旦絮叨不休的描写，
充满黑色幽默，颇具悲剧“喜唱”的艺
术韵味。由此我想到契诃夫的名篇
《苦恼》，想到那位冬夜与老马哭诉儿
子死去的老车夫。而现在在我眼前
上演的，竟是一曲哈萨克老者乡恋无
期的绝唱。老人啊，恋土胜过恋金。

其二，于奇异的个性化中窥探人
的精神和灵魂。《札记》中的文字，带
着作家的体温、草原的芳香和哈萨
克族人的心灵精神，徜徉在读者眼

前，小七不刻意装饰的文字，仿佛克
兰河于我耳畔流过的声音，真切、激
越、悠远。

在多篇散文中，《暴躁的阔孜》一
文显得格外奇异化，人物生动灵光。
牧人的名字“阔孜”，哈萨克语原意为

“羔羊”，其自有的“暴”脾气，让这只
本该娇柔的羔羊变成了畸形与恶行
的代言者，于是人们“叫他凶狠的羔
羊或者干脆叫他恶狼”，“孩子们说他
叼着半截摇摇欲坠的烟卷，嘴角和鼻
子里喷出白烟。那张发怒的脸，像是
那个被踩坏的足球一般，吱吱漏
气”。他对妻子施暴，对孩子施暴，对

“叼羊比赛”的合作伙伴施暴，人们都
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他被晒在一边
时，只有平日尊敬他的邻居布喀仍呵
护他，为他放弃比赛。当他仍改正无
望，众人以他“皮毛成熟了”为由欲惩
处他时，全篇无话的布喀突然冲天一
喝：“恶狼！”老实人布喀，来了个性格
的陡转升华，顷刻成为平民英雄，表
现出变弱为强的硬气，代表着不怂恿
恶、正必胜邪。这两个人物在作家笔
下黑白分明、血肉丰满，其形象具有
内在丰富性，远超读者想象。作者借
助小说技巧，实现了散文审美意境的
最大化。

其三，人物抒情点深藏言行中。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曾写道：

“作家要在他心灵中创造出这个自然
界的‘第二世界’，创造出能够用思想
充实我们，用艺术家所观察到的自然
界的美来陶冶我们性情的第二世界，
是必须目不旁骛，必须不间断地思索
的。”（《金蔷薇》）小七写人物力求神
形相似，极少强加主观抒情的旧笔
法,笔下人物都依顺自然自由进出，
而非刻意安排或强行制定人物走势，
故而他们皆是自然孕育的精灵，神行
无痕、惟妙惟肖、况味颇丰。

《修水管的托鲁斯先生》也是写

特异小人物的“小说散文”。托鲁斯
到牧人家修水管是外在“包装”，作者
实质是挖掘其热爱生活的美善本质，
写他借修水管之机，向户主传播他刚
刚学到的生活知识，不管户主听不听
他话痨般的“教”与“传”，他都说得酣
畅淋漓，乐此不疲，甘做奉献。这即
托鲁斯人生精神的一种外延：处于烟
火人间，大千世界总需要你，这难道
不是成功吗？从艺术上看，本文笔调
放松、情绪散漫，“我”早就看穿托鲁
斯的“现买现卖”，却并不拆穿和阻
断，而是保持其诙谐形象的“一气到
底”，形成通达丰盈的艺术效果。其
乐观精神与人生之爱，为我们留下难
得的生活启示。

《老努尔旦和玛依拉》写被生活
惯坏了的老汉努尔旦，吃着老伴玛依
拉为他做的肉汤面片，嘴里却在不停
实施他的“两骂”，即先骂老婆后骂
羊。《库齐肯奶奶和小黑狗》写哈萨克
老妇人与一只流浪狗朝夕为伴，最后
老狗病危，老妇人为其实行安乐死，
生离死别，悱恻缠绵。《哈江医生》写
乡医哈江“微笑总像一盏灯似的散发
光芒”，医心之善之美，是哈萨克族牧
人的精神缩影。

作家笔下的这群普通人物，都是
生活中真实的存在，经过作者的发掘
提炼、严格筛选、精细描述，活灵活现
地立了起来。库齐肯奶奶、古丽娜妈
妈、牧人扎特里拜、皮匠努尔旦、司机
努尔兰、坏脾气的阔孜、铁匠布鲁尔
等，他们身上体现着游牧民族的真
实、勤劳、忠诚、博爱、执着、散漫、倔
强等多种性格特征。

作家阿瑟穆·小七在描述这群游
牧民的心灵世界时，用的是“外简而
内丰”的艺术技巧，将真情隐匿于人
物的言行中，把抒情点像种子那样埋
于地下，却能让我们从中感受到那即
将破土而出的生命热度和神奇力量。

阿尔泰暖阳阿尔泰暖阳
————我读我读《《解忧牧场札记解忧牧场札记》》 □□陈晓雷陈晓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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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傈僳族文学成为让傈僳族文学成为
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美丽鲜花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美丽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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